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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最后一门科目终了的铃声
消散在空荡的走廊里，我独自踱步出
校门，背脊上仿佛卸下了一座无形巨
山，脚步竟有些轻飘，仿佛这具身体
刚刚从长久的泥沼里挣脱出来。阳
光明晃晃地落满肩头，像是陌生又熟
悉的暖意，竟让我微微眯起了眼睛。
原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滋味，竟是
这般沉甸甸的轻盈。

高中伊始，我如同初涉深林的幼
兽，懵懂无知。或许家人将我护得太
过周全，以至于初入集体，便骤然撞
上了形形色色的面孔。回到家，我走
神，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浸湿了书本，
我捧着那沓沉甸甸的湿透的纸页，指
尖冰凉刺骨，书页在手中沉重如铁，
每一页湿漉漉的折皱都像无声的讥
笑。后来，教室里喧嚣依旧，我的沉
默却如同真空般隔绝了所有声响
——我第一次感到，原来所谓“冷
漠”，有时就藏在青春张扬的嘴角，带
着一种天真而冷酷的随意、傲慢。

我的世界仿佛蒙上了一层灰
翳。我小心翼翼地揣度每一道眼神，
斟酌每一句言语，像一只惊弓之鸟，
在人群中瑟缩。然而愈是畏缩，无形
的网便收得愈紧。终于，在某个无法
承受的清晨，我站在校门口，望着教
学楼那些熟悉的窗格，双腿如灌了铅
般沉重，一步也无法再挪动——某种

深埋心底的恐惧终于在此刻决堤奔
涌，将我钉在原地。我转身奔逃，仿
佛身后有恶魔追逐。

请假蜷缩在家，像一株惧光的
植物。窗外日升月落，我在房间里
反复踱步，如同困兽。父母忧心如
焚的眼神和小心翼翼的询问，都成
了压在心上的又一块石头。那些日
子，世界缩小为四壁，时间凝固成
永昼。身体虽囿于斗室，心却在无
边的迷宫里日夜奔突，撞得伤痕累
累。某个深夜，我枯坐灯下，摊开
一张白纸想倾吐些什么，可笔尖悬
停良久，最终只滴落下一大团墨，
在纸上晕开成一片模糊的、沉郁的
暗影，如同我无解的心绪。

终于鼓起勇气自我救赎，草稿
纸白得晃眼。家人、朋友温和的话
语如同投入死水中的石子，激起细
微的涟漪。他们说：“不是你的错，
只是这世界有时太尖锐。”他们温和
的声音像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我
心中锈蚀的门锁。我紧攥着衣角，
手心里全是湿冷的汗。房间时钟规
律地运行着，那声音在寂静中竟异
常清晰，仿佛某种亘古的计时——
原来我并非孤岛，原来我的痛苦，
亦有名字和来路可循。

在家人无言的支撑和自我缓慢
艰难的修复中，一丝光，终于透进
了我的世界。返校后，我如履薄
冰。但这一次，我开始学着一点点

褪下那身沉重的铠甲。我渐渐懂
得，并非所有人都心怀恶意，更多
人不过是在各自生活的泥泞里跋涉
着。曾经那位言语刻薄的同学，后
来也曾在我低血糖发作时默默递来
一颗糖。我剥开糖纸，那小小的晶
体在舌尖融化开一丝微甜——原来人
间滋味，苦与甜总是这般悄然交缠，
如同被雨水打湿的苔痕，既显荒凉，
却也透出些倔强的生机。

一日自习，前面两位同学又因
琐事起了争执，声音不大却字字扎
人。我停下笔，心中竟不再翻涌惊
涛骇浪，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们争
执完毕各自气鼓鼓地坐下，我轻轻
吸了口气，重新低头书写。笔尖划
过纸页的沙沙声轻柔地响着，像风
吹过一片安宁的湖面——原来内心
的安宁，竟是如此朴素有力的声音。

高考结束后的这个傍晚，我坐
在书桌前，整理着三年累积的试卷
和笔记。指尖拂过那些字迹，如同
抚摸旧日嶙峋的伤痕。窗外有晚风
轻叩，送来夏日草木蓬发的湿润气
息。我把那些曾揉皱又展平的试
卷，一张张叠放整齐。最后，我拿
起一张空白纸，认真折了一只小小
的纸船。它棱角分明，带着我指尖
的余温。我推开窗，将它轻轻放在
窗台外沿，晚风立刻温柔地托住了
它。小舟微微摇晃着，像一颗不安
分的心，正试探着前方未知的航道。

凝望着它，我心中涌起的并非狂
喜的浪潮，而是经历风雨后沉淀下来
的澄明。过往的深渊终被留在身后，
而前路尚在迷雾中延伸。但此刻的我
明白，真正的“成人”，并非抵达一个没
有伤害的彼岸，而是终于懂得如何带
着自己的伤口与坚韧继续航行——如
同那卑微的苔藓，在无人注目的角落，
也能依附着岩石，于潮湿中默默生长，
最终绽放出微小却自足的花朵。

窗外暮色四合，纸船在风中轻
颤着，仿佛积蓄着启航的力量。未
来如同广袤而朦胧的海面，这只小
舟或许将面对未知的风浪，但此刻
它承载着我全部的过去与希冀，正
欲驶向属于自己的汪洋。

生命原非无风无浪的温室，而
是暗礁与航道并存的海图。当纸船
载着满身风雨刻痕，终于颤巍巍驶
离港湾——那一刻我知道，所谓抵
达，并非抵达某个完美终点，而恰是
在无垠波涛中辨认出属于自己的坐
标，并学会以伤痕为舟，继续这孤独
而坚韧的远行。

苔痕里的轻舟
石玉涵

长江浩浩荡荡远自雪山而来，
本是越发地狂放恣肆，不料到了这
地界竟不得不逼仄起来，教安庆赢
得个“万里咽喉”之称，于是向来
为兵家所必争，直到现当代因着长
江水运的重要性的削减，渐渐式
微。我既出生于斯，却也沾了几分
江水的运势，也是浩浩荡荡地到世
间来，想要放肆地生长，到了中学
却挫去了锐气，一面抱怨一面苦
读。如今高考结束，终于有机会做

些抒发，或许可以拾回几分天才。
做些抒发，拾回天才，最便

捷的办法当然是“述往事，思来
者”。我倒没有——至少目前没
有。太史公的千钧笔力，不过述述
自己的“往事”，思一思自己的

“来者”，想来肚子里的些许墨水倒
也够用。只还有一事，我该追忆些
什么呢？六岁前的故事已经没什
么印象了，六岁后就开始上学，
从此喜怒哀乐该有八成与读书有
关。关于读书倒的确有许多话可
说，不过前些日子我私下里还嘲
讽学校把好端端的成人礼办成了
高考誓师大会，嘲讽其格局太小
目光太短，望不见人生的广阔，
现在实在是不好再把这个主题大
谈特谈。离了读书和考试，我的
成长路上还有什么呢？

初三的暑假，与两个朋友各骑
一辆单车，乘轮渡到江对面，然后
一路骑行到升金湖，单程二十六公
里，往返便是百里。花了一上午。
升金湖的名字俗气了些，和当时水
天一色、万顷茫然的意境有些相
冲，不过我们当时以为它叫升仙
湖，这就好听多了不是吗？后来在

地图上指给家长看的时候发现了它
的真名，挺失望，还和家长以及朋
友们做了不少吐槽。那次出游，每
人以 《游升仙湖》 为题作了首诗，
诗的标题便不愿意改了。我说它是
升仙湖，它就是升仙湖，毕竟东坡
赤壁还不是三国赤壁呢！

风景确是很美，远山如画笔凌
空虚划而成，似淡淡的墨痕勾连于
天际，显得有些缥缈。湖面是澄澈
的蓝，比天空明净许多。至于天
空，其实城里包括城郊几乎已见不
到正蓝了，说得艺术一些，那应当
属于莫兰迪色系。特别的是，其时
已是上午十点，却仍有半璧浅浅的
月镶在天上，如霜如雪，在云层间
若隐若现。云有苍有白，各自缓缓
地在天上荡悠，流向四方。水虽湛
蓝，其实并倒映不出云天，且若是
较为深灰的云片下边，水面便显出
靛青色。也正是因为它本身并非清
澈，所以微风鼓浪反倒看得极清，
轻轻的波纹翕动，不似老人的褶
皱，竟似少年不很光滑的皮肤。中
国山水画的意境就该是这样的，非
仙非俗，不清不浊。

回到江北，一个朋友先走了，

与另一个朋友一同吃的午饭，一合
计下午回小学看看。他读的菱北，
我读的舒巷，而午饭是在菱北小学
对面吃的麻辣烫，而后和他分别
了，又喊来一个小学同学一起回
去。舒巷小学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年
暑假就推倒重建了，我们居然半点
儿没享受到新校区的建筑设施。说
来好笑，我初中甫一毕业，学校也
修了新操场，看来是我没时运。新
学校很精致，很大气，只是没了以
前那两株青松，没了随处可见的蚂
蚁和西瓜虫，到底是陌生了。语文
老师正好在报告厅参加活动，主持
活动的老师也认识我，拉我上去给
学弟学妹们讲话。我的性格是张扬
的，“富贵而不返乡，若锦衣而行于
夜”，兴致勃勃地和我那小学同学上
台一捧一逗地讲了许多，也和他们
大谈幸福与理想，告诉他们读书不
是为了那些汲汲营营，是为了真正
地明心见性，见自我，见天地。

新火新茶，诗酒年华，那时的我
理解的没有现在深刻，表述的也不
如现在清楚，却是怎样的意气风发！

高考前两天，在学校的最后一
个下午，我们终于没有再上课，学
校也没有放听力，大家畅快地唱了
一小时的歌。结束的时候，我忽然
意识到，这些人里，有的也许是我
们相见的最后一面了。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
流”。从此我或许将真正地开启浪
迹天涯之旅了。

十八岁的追忆
汪文皓

汪文皓，安庆一中2025届毕业生

石玉涵，望江二中2005届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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